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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冰
冰
日
前
聯
同
幾
位
香
港
藝
人
林
家
棟
、
陳

豪
及
女
友
陳
茵
媺
、
任
達
華
及
太
太
琦
琦
，
到
深

圳
出
席
時
裝
活
動
，
有
指
原
本
壓
軸
行
紅
毯
的
范

冰
冰
因
大
會
安
排
混
亂
提
早
出
場
，
變
成
了
由
陳

茵
媺
壓
軸
，
范
冰
冰
因
而
不
高
興
拒
絕
接
受
訪

問
，
各
娛
樂
版
均
有
報
道
，
對
范
冰
冰
形
象
有
一
定
影

響
，
予
外
界
感
覺
她
斤
斤
計
較
、
小
氣
。

我
不
相
信
近
年
經
常
踏
足
國
際
影
展
，
連
奧
斯
卡
頒

獎
禮
也
到
過
的
范
冰
冰
會
因
在
一
個
時
裝
活
動
上
做
不

成
壓
軸
嘉
賓
而
不
高
興
，
事
關
她
應
有
足
夠
信
心
知
道

這
對
她
的
地
位
和
人
氣
絲
毫
無
損
，
她
仍
是
國
際
范
，

邀
她
參
演
的
兩
部
好
萊
塢
電
影
不
會
因
而
易
角
，
加
上

大
會
老
闆
親
自
出
來
迎
接
，
足
以
證
明
她
地
位
超
然
。

破
壞
她
形
象
的
是
沒
人
替
她
做
危
機
處
理
。

首
先
，
經
理
人
要
把
關
把
得
很
緊
，
尤
其
是
天
王
天

后
級
藝
人
的
經
理
人
，
在
安
排
藝
人
現
身
活
動
上
，
不

容
有
失
，
接
到
邀
請
時
，
首
要
是
了
解
活
動
性
質
是
否

適
合
參
與
，
確
保
藝
人
出
席
無
損
人
氣
；
繼
而
問
清
楚

同
場
還
有
甚
麼
藝
人
，
心
裡
有
個
數
，
知
道
藝
人
是
否

活
動
主
角
，
如
有
其
他
大
明
星
出
席
，
便
要
叮
囑
藝
人

在
衣
飾
打
扮
上
務
必
要
突
出
自
己
，
免
被
搶
風
頭
；
謹

慎
的
經
理
人
更
會
問
明
整
個
出
場
順
序
，
對
於
誰
在
旗

下
藝
人
前
和
後
登
場
都
要
了
如
指
掌
，
以
防
被
人
抽

水
。到

了
現
場
，
經
理
人
要
一
眼
關
七
，
應
變
要
快
，
事

前
講
明
做
壓
軸
，
卻
竟
被
提
前
出
場
，
應
變
身
擋
箭

牌
，
堅
持
至
壓
軸
才
現
身
，
若
肯
遷
就
，
便
要
有
危
機

意
識
，
估
計
傳
媒
可
能
會
以
此
大
做
文
章
，
即
場
要
提

醒
藝
人
要
表
現
親
切
，
笑
容
可
掬
。

要
是
不
想
接
受
傳
媒
訪
問
，
之
前
應
跟
大
會
溝
通
，

囑
大
會
在
發
通
告
時
向
傳
媒
傳
達
，
便
不
會
出
現
﹁
范
冰
冰
因
不

是
壓
軸
發
脾
氣
，
黑
臉
酷
爆
拒
絕
訪
問
﹂
的
報
道
，
蝕
了
身
位
。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范冰冰為壓軸發脾氣？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周
老
一
生
坎
坷
。
但
他
在
談
起
過
去
發
生
的
不

幸
的
時
候
，
總
是
輕
描
淡
寫
的
，
彷
彿
在
說
㠥
別

人
的
故
事
。

周
老
在
江
蘇
常
州
出
生
，
與
趙
元
任
、
瞿
秋
白

兩
人
是
份
屬
同
鄉
，
並
且
都
住
在
聞
名
遐
邇
的
常

州
青
果
巷
。

他
的
曾
祖
父
是
清
朝
末
年
一
名
出
色
的
政
治
家
兼
實

業
家
。
太
平
軍
攻
打
常
州
城
，
周
家
全
力
支
援
清
軍
，

並
為
守
城
官
兵
提
供
了
全
部
軍
餉
。

常
州
失
守
，
其
曾
祖
父
投
水
自
盡
，
萬
貫
家
產
化
為

烏
有
，
周
家
開
始
敗
落
。

民
國
建
立
後
，
光
景
一
年
不
如
一
年
，
甚
至
到
了
周

有
光
讀
大
學
時
交
不
出
學
費
的
地
步
。

周
老
是
五
代
單
傳
，
年
輕
時
患
過
肺
結
核
，
患
過
憂

鬱
症
，
身
體
單
薄
，
結
婚
時
，
算
命
先
生
說
他
只
能
活

到
三
十
五
歲
。

死
過
翻
生
的
周
老
，
對
人
生
有
了
頓
悟
，
可
以
說
百

毒
不
侵
。

抗
戰
時
，
國
難
當
頭
，
周
老
歷
盡
磨
難
。

一
九
四
一
年
，
周
老
六
歲
的
女
兒
得
盲
腸
炎
無
藥
醫

治
在
重
慶
醫
院
夭
折
。

僅
隔
一
年
，
兒
子
在
成
都
又
被
流
彈
擊
中
，
肚
腸
穿
了
六
孔
，

差
點
沒
命
。

第
二
天
，
成
都
各
大
報
紙
以
顯
著
的
位
置
，
刊
登
出
了
這
條
新

聞
，
用
的
標
題
頗
聳
人
聽
聞
：
︽
五
世
單
傳
的
兒
子
中
彈
︾。

兒
子
中
彈
垂
危
之
際
，
周
老
不
在
身
邊
，
接
到
緊
急
消
息
後
，

冒
㠥
漫
天
的
雨
霧
趕
回
家
，
兒
子
終
於
被
救
活
。

經
歷
這
場
生
離
死
別
後
，
周
老
仍
不
失
幽
默
：
﹁
我
家
有
一
個

掛
彩
小
傷
兵
，
這
也
是
抗
戰
家
庭
應
有
的
點
綴
吧
！
﹂

一
九
五
五
年
周
老
參
加
全
國
文
字
改
革
工
作
會
議
之
後
，
應
文

字
改
革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
改
行
轉
到
了
語
言
文
字
工
作
領
域
，
成

為
推
動
中
國
語
文
現
代
化
的
領
銜
人
物
。

周
老
早
年
從
事
經
濟
與
金
融
學
，
曾
留
學
日
本
並
在
美
國
工

作
。一

九
五
○
年
代
，
周
老
從
美
國
回
來
，
在
復
旦
大
學
教
授
經
濟

學
。學

成
歸
來
的
周
老
當
時
認
為
新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是
經
濟
建
設
，

業
餘
做
一
些
語
言
文
字
研
究
。

到
了
一
九
五
五
年
，
中
央
成
立
文
字
改
革
委
員
會
，
要
調
他
去

工
作
。

周
老
用
帶
點
江
浙
口
音
的
普
通
話
回
憶
說
：
﹁
我
跟
領
導
說
，

我
搞
語
言
文
字
是
業
餘
的
，
我
是
外
行
，
不
行
的
。
但
領
導
說
，

這
是
新
的
工
作
，
大
家
都
是
外
行
。
我
就
服
從
命
令
調
來
了
，
這

是
偶
然
的
事
情
。
﹂

從
金
融
經
濟
到
語
言
文
字
，
周
老
改
行
可
算
是
一
百
八
十
度
轉

變
，
許
多
人
不
一
定
能
適
應
，
周
老
卻
抱
㠥
既
來
之
則
安
之
的
態

度
。周

老
的
孫
女
在
上
小
學
的
時
候
，
曾
經
煞
有
其
事
地
與
爺
爺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她
說
：
﹁
爺
爺
，
你
虧
了
！
經
濟
半
途
而
廢
，
語
言
半
路
出

家
，
兩
個
﹃
外
圈
﹄
合
起
來
是
一
個
﹃
O
﹄
！
﹂

周
老
笑
呵
呵
地
說
：
﹁
一
點
不
錯
。
﹂

其
實
周
老
經
濟
學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語
言
學
之
間
也
並
非
毫
無
關

聯
。周

老
在
研
究
漢
字
統
計
時
，
曾
提
出
一
個
規
律
，
叫
做
﹁
漢
字

效
用
遞
減
率
﹂，
就
是
字
增
加
的
愈
多
愈
沒
有
用
處
，
而
少
數
字

的
用
處
很
大
。

周
老
把
一
個
經
濟
學
的
概
念
，
活
學
活
用
在
文
字
學
上
了
。

後
來
上
海
經
濟
學
界
搞
反
右
運
動
，
周
有
光
因
為
改
了
行
，
躲

過
了
反
右
。

他
說
：
﹁
我
這
是
在
﹃
劫
﹄
不
在
﹃
數
﹄。
﹂

所
以
禍
福
相
倚
，
一
點
也
不
錯
。
︵︽
周
有
光
印
象
記
︾
之
四
︶

百毒不侵
彥　火

琴台
客聚

盛
傳
王
祖
賢
復
出
，
復
出
首

作
為
片
酬
一
百
萬
元
，
這
在
息

影
多
時
之
王
祖
賢
而
言
，
是
一

筆
可
觀
大
數
目
，
但
比
起
十
一

年
前
她
宣
告
收
山
時
之
每
片
二

百
萬
元
起
碼
，
可
說
是
大
劈
價
。

雖
然
多
年
來
和
王
祖
賢
老
友
，
但

阿
杜
對
她
復
出
並
不
看
好
，
畢
竟
四

十
七
歲
了
，
再
過
三
年
就
邁
上
五

十
，
半
百
之
年
紀
了
。
以
前
王
祖
賢

以
美
艷
嬌
媚
著
稱
，
但
畢
竟
時
不
我

與
，
上
述
之
優
勢
已
全
皆
失
去
。

有
例
可
循
，
不
久
前
葉
玉
卿
復

出
，
聲
勢
壓
人
做
足
大
龍
鳳
，
電
視

台
配
合
宣
傳
排
山
倒
海
，
可
是
雷
聲

大
雨
點
小
，
也
要
半
黯
然
而
退
，
而

且
如
此
陣
仗
，
相
信
叫
她
再
次
復
出

她
也
﹁
唔
制
﹂
了
。
有
些
美
女
天
生

麗
質
，
人
所
不
及
，
但
青
春
似
小
鳥
一
去
不
回

來
，
再
亮
美
顏
也
會
令
人
失
望
，
典
型
如
林
青
霞

和
鍾
楚
紅
，
皆
曾
是
人
間
尤
物
，
但
年
華
已
逝
，

光
采
已
斂
，
今
日
此
二
人
復
出
之
說
甚
囂
塵
上
，

但
行
內
人
幾
乎
無
人
看
好
，
和
王
祖
賢
要
復
出
差

不
多
同
一
期
望
。

復
出
之
人
最
有
藝
采
算
是
劉
曉
慶
，
四
十
八
之

齡
整
到
似
十
八
，
皮
光
肉
滑
人
人
讚
嘆
，
也
如
此

復
出
連
宣
傳
也
不
敢
出
來
做
，
躲
躲
閃
閃
這
又
何

必
？
看
近
照
王
祖
賢
絕
無
整
過
容
，
不
過
光
華
不

再
又
何
苦
令
人
失
望
？
這
一
行
老
來
嬌
難
尋
，
中

女
嬌
則
大
有
人
在
，
如
江
美
儀
、
伍
詠
薇
、
惠
英

紅
等
，
都
是
中
女
嬌
，
做
做
賣
騷
角
色
仍
不
勉

強
，
這
是
因
為
她
們
年
輕
當
旺
時
並
沒
有
賣
俏
賣

騷
，
如
今
出
來
仍
能
使
人
眼
前
一
亮
。

如
果
有
人
復
出
令
人
看
見
不
是
眼
前
一
亮
而
是

面
色
一
沉
，
那
就
﹁
唔
該
先
﹂。
正
所
謂
﹁
獻
醜

不
如
藏
拙
﹂，
所
以
王
祖
賢
復
出
，
阿
杜
是
老
友

都
不
力
撐
。
數
年
前
她
在
楊
凡
的
︽
遊
園
驚
夢
︾

和
徐
楓
的
︽
上
海
之
夜
︾
復
出
過
，
那
時
比
現
在

年
輕
，
但
反
應
不
甚
了
了
，
所
以
今
次
也
希
望
祖

賢
妹
妹
不
要
復
出
。

不要復出
阿　杜

杜亦
有道

多
年
前
讀
過
一
本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的
漫

畫
，
故
事
背
景
正
好
與
近
日
發
生
的
倫
常
慘

案
類
似
：
少
年
殺
死
父
母
，
在
男
童
院
內
經

歷
各
種
暴
虐
的
對
待
後
成
為
空
手
道
高
手
，

一
心
想
借
格
鬥
擂
台
重
整
人
生
，
卻
因
種
種

際
遇
而
愈
走
愈
歪
。

這
本
名
為
︽
軍
雞
︾
的
日
本
漫
畫
，
連
載
的
日

期
超
過
十
年
之
久
，
但
始
終
沒
有
明
確
交
待
少
年

殺
死
父
母
的
原
因
，
但
其
中
卻
有
一
個
相
關
的
片

段
，
令
天
命
記
憶
猶
新
：
主
角
在
擂
台
上
身
陷
被

壓
倒
的
敗
局
，
一
直
慣
用
右
手
的
他
，
卻
突
然
想

起
自
己
其
實
是
天
生
的
左
撇
子
，
只
是
多
年
來
受

父
母
專
制
的
抑
壓
而
被
迫
使
用
右
手
，
而
這
隻
在

擂
台
上
突
然
覺
醒
的
左
手
，
助
他
成
功
使
出
奇

招
，
令
戰
局
顯
露
一
絲
曙
光⋯

⋯

就
如
時
下
不
少
的
報
道
一
樣
，
每
當
牽
涉
及
難

以
解
釋
的
罪
案
，
不
少
評
論
及
分
析
也
會
牽
扯
至

現
代
家
庭
的
問
題
及
社
會
所
造
成
的
巨
大
壓
力
，

但
正
如
當
年
巴
士
阿
叔
的
名
言
﹁
你
有
壓
力
，
我

有
壓
力
﹂，
為
何
一
些
人
會
因
此
而
變
成
兇
殘
的
殺
人
犯
，
大

部
分
人
則
繼
續
在
規
範
中
掙
扎
求
存
，
有
些
人
甚
至
能
從
這

些
壓
力
中
提
煉
出
動
力
，
成
為
社
會
上
的
人
中
之
龍
？

根
據
八
字
的
理
論
，
這
些
變
化
的
基
因
其
實
早
藏
於
我
們

的
命
運
之
內
，
甚
至
一
些
八
字
包
含
﹁
官
殺
混
雜
﹂
又
或

﹁
羊
刃
駕
殺
﹂
等
等
特
別
格
局
的
朋
友
，
其
品
質
更
可
說
是
天

生
的
﹁
惡
人
﹂，
較
容
易
在
一
般
人
能
忍
受
的
壓
力
之
下
，
做

出
各
種
驚
人
之
舉
。
所
以
，
雖
有
一
些
人
會
反
對
這
個
世
界

上
有
天
生
的
惡
人
壞
人
，
但
在
玄
學
的
眼
中
，
這
卻
是
一
種

理
所
當
然
的
常
理
。

至
於
為
何
這
些
人
天
生
就
會
帶
有
這
些
惡
性
呢
？
這
就
要

用
佛
學
的
三
世
觀
才
能
解
釋
，
也
即
﹁
欲
知
前
世
因
，
今
生

受
者
是
；
欲
知
後
世
果
，
今
生
作
者
是
﹂
這
些
牽
涉
多
生
因

果
積
集
的
道
理
。

前因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在
維
園
的
花
卉
展

裡
，
看
到
一
株
株
以
前

未
見
過
真
正
種
植
的
臭

草
。
臭
草
綠
豆
沙
小
時

候
常
常
喝
，
但
有
一
段

時
間
只
能
喝
到
海
帶
綠
豆

沙
，
特
別
是
到
飯
店
吃
飯
時

送
的
甜
品
，
多
數
都
是
海
帶

的
，
很
少
用
臭
草
來
煮
。

曾
經
試
過
到
街
市
去
購

買
，
但
買
不
到
。
這
次
在
花

卉
展
裡
看
到
，
頗
令
我
有
驚

喜
。
因
為
以
前
查
飲
食
材
料

的
書
，
比
如
︽
中
國
烹
飪
辭

典
︾，
有
是
有
臭
草
，
但
和

我
們
港
人
喝
的
臭
草
綠
豆
沙

的
臭
草
截
然
不
同
。
因
為
書
裡
說
，
臭

草
即
江
西
一
帶
對
﹁
蕺
菜
﹂
的
俗
稱
。

蕺
菜
又
稱
岑
草
、
葅
菜
和
魚
腥
草
，
是

一
種
野
菜
，
因
為
味
道
有
魚
腥
氣
味
，

所
以
並
不
為
人
喜
歡
。
這
種
菜
我
在
四

川
吃
過
，
魚
腥
味
確
實
很
重
。

這
次
見
到
臭
草
兩
個
字
下
面
，
還
寫

了
英
文
的rue

，
亦
即
芸
香
。
於
是
回
家

立
即
找
來
︽
中
國
烹
飪
辭
典
︾，
查
到
芸

香
草
，
但
解
釋
卻
是
﹁
即
苦
豆
﹂，
而
苦

豆
是
什
麼
呢
？
是
也
稱
香
豆
、
季
豆
，

俗
稱
為
香
苜
蓿
，
芸
香
的
嫩
莖
葉
曬
乾

後
，
搓
碎
可
作
調
味
料
，
但
有
苦
香

味
。
西
北
地
區
一
般
會
放
進
麵
粉
層
裡

製
成
花
卷
、
饃
饃
和
烙
餅
。

於
是
試
㠥
上
網
去
查
，
查
到
的
圖
片

就
是
我
在
花
卉
展
中
見
到
的
臭
草
，
英

文
名
字
也
一
樣
，
但
別
稱
的
臭
艾
、
小

香
草
和
荊
芥
七
，
辭
典
裡
都
找
不
㠥
。

在
︽
中
國
烹
飪
原
料
大
典
︾
裡
，
天
然

香
料
類
裡
倒
是
有
荊
芥
，
但
沒
有
荊
芥

七
。
而
荊
芥
的
說
明
根
本
就
不
是
臭

草
。這

煲
綠
豆
沙
用
的
臭
草
，
難
道
是
廣

東
和
香
港
才
使
用
，
別
的
省
份
都
不

用
？
但
那
份
清
香
那
麼
濃
郁
，
為
何
不

用
呢
？
而
且
連
飲
食
材
料
專
書
也
沒
有

收
入
？
雖
然
看
到
種
植
的
臭
草
，
心
中

的
疑
問
依
然
存
在
。

臭 草
興　國

隨想
國

最
近
全
城
鬧
哄
哄
在
討
論
︽
雲
圖
︾

的
複
雜
結
構
，
時
空
跳
接
再
加
上
人
物

的
交
叉
出
入
，
自
然
製
造
了
一
定
的
解

讀
困
難
給
觀
眾
及
讀
者
。
但
其
實
只
要

把
時
空
的
理
解
，
與
佛
家
的
輪
迴
觀
念

結
合
，
再
加
上
群
像
劇
式
的
複
線
敘
事
方
法

角
度
，
大
抵
整
體
脈
絡
便
會
清
晰
浮
現
。
而

︽
雲
圖
︾
的
討
論
正
好
教
我
想
起
伊
㝴
幸
太
郎

的
︽L

ush
L
ife

︾︵
繁
體
保
留
原
書
名
，
簡
體

譯
作
︽
華
麗
人
生
︾︶，
如
果
要
了
解
及
認
識

敘
事
方
法
的
詭
異
奧
妙
，
那
才
是
不
得
不
拿

來
一
看
的
典
型
文
本
遊
戲
範
本
。

︽L
ush

L
ife

︾
表
面
是
正
常
的
殺
人
事
件

推
理
小
說
格
局
，
而
且
分
別
透
過
五
組
人
物

的
發
展
互
動
，
然
後
以
０
至
８
分
成
不
同
章

節
，
從
而
去
重
構
故
事
的
前
因
後
果
，
最
後

當
然
出
現
各
組
人
物
不
同
的
交
匯
融
合
。
驟

眼
看
來
，
似
乎
和
一
般
的
群
像
劇
式
小
說
沒

有
多
大
差
異
，
總
之
就
是
以
若
有
若
無
的
牽

連
，
把
讀
者
的
情
緒
牽
引
入
局
，
最
後
帶
出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恍
然
大
悟
式
終
結
安
排
。

然
而
一
旦
再
仔
細
察
看
，
就
可
明
白

︽L
ush

L
ife

︾
的
敘
事
詭
計
遠
超
乎
以
上
的
程
度
。
或
許

還
是
先
簡
介
一
下
那
五
線
的
構
成
，
Ａ
是
畫
商
戶
田
與

女
畫
家
志
奈
子
，
他
們
由
新
幹
線
上
開
始
故
事
；
Ｂ
是

小
偷
黑
澤
的
線
索
，
他
是
一
直
遇
上
最
多
怪
事
發
生
的

一
人
；
Ｃ
是
新
興
宗
教
的
幹
部
成
員
塚
本
及
青
年
河
原

崎
的
線
段
，
前
者
游
說
後
者
協
助
把
教
主
殺
害
，
以
證

明
他
不
過
為
凡
人
，
於
是
開
始
引
出
命
案
的
氛
圍
；
Ｄ

是
心
理
醫
生
京
子
及
足
球
選
手
青
山
，
兩
人
有
婚
外

情
，
開
始
時
正
盤
算
如
何
清
除
對
方
的
伴
侶
，
從
而
可

以
雙
宿
雙
棲
。
Ｅ
為
被
裁
員
出
來
的
失
業
中
年
豐
田
，

他
意
外
地
得
到
一
把
手
槍
，
令
故
事
的
發
展
增
加
了
不

少
變
數
。

好
了
，
正
如
市
川
真
人
在
︿T

he
L
ost

of
P
ictures

—

伊
㝴
幸
太
郎
的
世
界
圖
﹀
所
云
，
︽L

ush
L
ife

︾
的

敘
事
程
序
並
非
單
純
以
群
像
劇
的
結
構
而
成
，
而
是
按

Ａ
至
Ｅ
的
區
別
，
與
０
至
８
的
章
節
作
緊
密
的
有
機
結

合
。
在
０
至
８
的
章
節
中
，
表
面
上
每
一
章
均
出
現
不

同
線
段
的
情
節
發
展
︵
只
有
Ａ
僅
在
０
、
３
及
８
章
節

中
出
現
為
例
外
︶，
但
實
際
上
各
線
在
不
同
章
節
的
敘
述

內
容
，
其
實
與
命
案
發
生
的
時
空
有
貫
徹
的
連
繫
。
Ｃ

是
命
案
發
生
後
第
一
天
的
事
，
Ｂ
是
第
二
天
，
Ｄ
是
第

三
天
，
而
Ａ
及
Ｅ
是
第
四
天
，
這
樣
的
結
構
於
０
至
７

的
章
節
中
均
予
以
保
留
。

伊㝴的敘事遊戲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1920年，卡夫卡結識了一位年輕人古·雅努
施，後者愛好文學，其明朗的性格和探求真知的
精神，讓卡夫卡很喜歡。他有時到卡夫卡在工傷
事故保險局的辦公室拜訪，有時陪卡夫卡回家或
散步。他們談文學、談人生、談社會。多年後，
雅努施將這些談話整理成書出版。

兩人初次見面的時候，《變形記》發表已經5
年，並且小有聲譽。當雅努施穿過走廊走進辦公
室見到卡夫卡，他就不由自主地想，卡夫卡自己
不也是《變形記》中不幸的甲蟲嗎？

有一次，雅努施忍不住說，《變形記》主人公
的名字，聽起來就像隱喻卡夫卡。

卡夫卡打斷他說：「這不是暗記。薩姆沙·格
里高爾不完全是卡夫卡。《變形記》不是自白，
雖然它確實是一種披露。」

雅努施說：「這我不明白。」
「難道談論自己家裡的臭蟲是體面的、明智

的？」
「這在體面人家當然不常見。」
「你看，我不體面到什麼程度？」卡夫卡笑

了。
雅努施說：「我以為，在這裡『體面』或『不

體面』不合適。《變形記》是一個可怕的夢。」
卡夫卡說：「夢揭開了現實，而想像隱藏在現

實後面。這是生活的可怕的東西——藝術的震撼
人心的東西。」

每一個喜愛卡夫卡的讀者，都會感謝雅努施。
因為沒有人像他一樣曾經走進卡夫卡的辦公室，
看到職場上的卡夫卡，看到卡夫卡忍受㠥身體的
不適和精神痛苦在勉強應付差事，看到卡夫卡的
寬敞卻顯陰沉的辦公環境，以及卡夫卡那位總是
傲慢地板㠥面孔的同事，親耳聽到卡夫卡對國家
機關人員的本質的分析與認定，對把活生生的人
編成號碼的管理系統和體制的厭惡與擔憂，並把

這些一一記載下來。如今它們已經成為珍貴的資
料和信息，對我們解讀卡夫卡的小說極有幫助。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
變成了一隻甲蟲。各種各樣的恐懼，隨即霧霾般
籠罩了他。他害怕不能趕上早晨的火車、害怕不
能按時上班、害怕老闆的心腹看見他遲到、害怕
受到老闆的訓斥。他千方百計想站起來，想上班
去，父母和妹妹很快察覺了他的異常，他們在催
促他，他不想讓他們為自己擔憂。只一會功夫，
公司的秘書主任就找上門來了，在問格里高爾為
什麼今天沒去上班。他更㠥急了，他費盡力氣打
開門，向秘書主任解釋，他馬上就會去公司，馬
上就會開始工作，他想讓秘書主任在老闆面前為
自己說好話，他對公司忠心耿耿，他不想丟掉工
作，父母和妹妹都要靠他來養活呢。秘書主任見
到他的模樣，嚇得驚叫不已，倉皇而逃。家裡人
對他變成甲蟲，也大為驚駭，父親粗暴地將他趕
回臥室。雖然變成了甲蟲，可格里高爾仍舊關心
怎樣還清父親的欠債，怎樣保障家人的生活，他
還想送妹妹上音樂學院。可是，他現在成了全家
的累贅。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掙錢，他們忍
受不了格里高爾這個負擔。格里高爾又餓又病，
悲慘地死去了。親人對他的死無動於衷，滿懷希
望地開始了新生活，而且一起乘電車去郊遊。小
說的最後一個細節便是洋溢㠥青春活力的妹妹，
率先在電車上跳了起來。

《變形記》不僅是一個可怕的夢，還是一則寓
言。這篇小說象徵性地描寫了現代人的生活和精
神困境，以獨特的形象和筆調刻畫了人的焦慮與
恐懼。滿腹心計、物慾旺盛的各色人等，充斥在
都市的每一條街道、每一間辦公室裡，即使回到
家裡，你也會碰到這種人。作為一名旅行推銷
員，格里高爾恪盡職守，成年累月到處奔波，連
吃飯的時間都無法保證，可沒有人體諒他的難

處，他還隨時可能受到同事的擠兌。老闆更是一
個趾高氣揚的人，對員工非常苛刻，在他眼裡，
彷彿別人都是壞蛋，必須經常加以督促和訓斥。
格里高爾不過遲到一個多小時，他就派人找來興
師問罪。

其實，格里高爾變成一隻蟲子，在蒙受種種羞
辱的同時，他也有了一種與以往不一樣的觀察人
和生活的方式，他具有了一雙異於常人的眼睛。
人們在他跟前不加掩飾地顯出本來面目，生活的
底色和真實形態也在他身前暴露出來。

人們多是強壯的、厚顏的，走在街上橫衝直
撞，在各自的職業中全睜㠥血紅的眼睛，一點蠅
頭小利也令他們爭先恐後。為了提薪、陞遷或其
它好處，人人絞盡腦汁，使出各種招數。這種爭
奪顛覆了人們之間的關係，將以前遮蓋在表面的
溫情脈脈的面紗撕碎了。

金錢統治了一切，利潤成為唯一的價值坐標。
為了利益的最大化，人們被驅趕㠥，或者驅趕㠥
別人，同時也在相互驅趕㠥。到處都可以見到上
竄下跳的人、不擇手段的人、在壓力之下隨波逐
流的人、用盡力氣打拚卻一貧如洗苟延殘喘的
人。被人稱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不僅是
世界的一種樣式，也是人們心靈的一種狀態。

正常的、保留㠥傳統道德觀念、還懂得一些廉
恥的人，反而顯得不正常、不合群，顯得軟弱、
渺小和孤僻，他會感到處處是敵意、是不合拍、
是格格不入。他無法擺脫從每個角落射來的寒冷
與狐疑的目光，他好像天生就欠㠥別人一些什
麼。為了自己的與眾不同，他需要不斷的自我反
省、自我懷疑、自我檢討，最後演變㠥自我折
磨，就因為他比別人多了一點善良，多了一份好
心，少了一些兇殘。「黑雲壓城城欲摧」，不知從
哪一天開始，恐懼日日夜夜緊緊揪住他，他想躲
開人們，他想逃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他往哪裡

躲呢？他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伊甸園已被摧
毀，諾亞方舟不見蹤影，連上帝都被人宣佈已經
死亡，走投無路的人呵，被罰在這個世界上獨自
承受辛酸、畏懼和苦難。在那些痛苦和遭受遺棄
的漫漫長夜裡，如果有一個晚上他夢見自己變成
了一隻人人討厭的甲蟲，那不是太有可能了嗎？

正如卡夫卡所言，《變形記》是一種披露。小
說披露了資本主義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毒害，披
露了物慾和利益追逐滲透進每一間辦公室、每一
個家庭，披露了異化社會中人吃人的真相。卡夫
卡離開這個世界已經80多年了，今天，他揭露和
批判的世態人心，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愈加強化
了，並且成為一種趨勢，成為一種在全世界範圍
內都所向披靡的潮流。這種潮流，有時又像一列
飛奔的火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管束它，它衝破
一切阻攔隆隆駛來。列車時而名「現代性」，時而
號「全球化」，時而曰「市場法則」。它有一整套
的管理體系及方法，有適應各行業的考核機制、
測評數值和查驗標準，還有一些為方便官僚管制
而設計的人員識別及遴選程序，它當然還是要把
人編成號碼，然後輸入各種型號的計算機裡。每
個人都要經過它的檢查，誰都無法逃脫它的控
制，如果它給你一張車票讓你上車，你已夠幸
運，如果它將你甩開或將你扔了下來，你將萬劫
不復。

《變形記》早就提前預告了這一切。顯然，小
說不僅是一種披露，還是一種控訴。

披露與控訴
■
卡
夫
卡

網
上
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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